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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
生
命
是
一
場
豐
收 

人
生
在
世
，
藉
由
不
斷
的
學
習
，
終
於
由
幼
稚
邁
向
了
成
熟
，
我
們
的
胸
懷
將

更
為
寬
闊
，
多
有
包
容
。 

我
有
個
朋
友
抱
著
「
終
身
學
習
」
的
態
度
，
孜
孜
矻
矻
，
勤
勉
不
息
。
每
回
我

打
電
話
給
她
，
她
經
常
不
在
家
，
總
聽
說
她
去
學
攝
影
，
要
不
，
就
是
在
動
物
園

當
義
工
，
或
是
學
古
箏
、
畫
畫
、
寫
字
…
…
在
踏
出
校
門
的
十
多
年
以
後
，
經
由

不
停
地
學
習
，
終
於
使
她
成
為
一
個
多
才
多
藝
的
人
。
近
來
，
她
又
愛
上
了
「
自

助
旅
行
」，
四
處
雲
遊
，
見
多
識
廣
，
更
使
她
兼
具
了
感
性
和
理
性
之
美
。
即
使
是

裹
在
素
樸
簡
淨
的
衣
裳
裡
，
依
然
散
發
著
自
信
的
丰
采
，
讓
人
們
的
眼
光
捨
不
得

遠
離
。 

大
家
都
說
，
她
愈
來
愈
迷
人
了
呢
！
實
情
也
是
如
此
。 

可
是
，
我
們
也
知
道
，
有
太
多
的
人
因
循
怠
惰
，
不
肯
認
真
經
營
自
己
。
世
上

沒
有
不
勞
而
獲
的
事
，
也
不
會
有
勞
而
不
獲
的
事
。
當
你
付
出
了
大
量
的
心
力
，

其
成
果
也
必
然
相
當
可
觀
。
但
，
你
不
能
在
沒
有
耕
耘
之
前
，
便
開
始
計
算
著
收

成
。
如
果
想
要
豐
收
，
便
唯
有
先
辛
勤
工
作
。 

寂
寞
的
靈
魂
是
源
於
對
生
命
的
茫
然
，
因
著
欠
缺
理
想
而
不
知
所
從
。
其
實
，

最
適
切
的
做
法
便
是
學
習
。
不
論
為
學
或
做
人
，
我
們
都
不
可
能
是
完
善
的
，
有

待
修
正
的
地
方
很
多
，
所
以
，
我
們
更
應
懷
著
謙
卑
的
心
，
敬
謹
地
學
習
，
讓
自

己
在
各
方
面
都
日
有
精
進
。 

學
習
帶
給
了
我
們
成
長
，
使
我
們
由
無
知
而
有
知
，
由
愚
昧
而
清
明
。
我
們
逐

漸
成
為
有
智
慧
的
人
，
知
所
先
後
，
亦
知
取
捨
，
坦
然
而
無
懼
。
我
們
的
心
像
一

片
廣
漠
的
海
洋
，
包
容
得
愈
多
，
也
愈
顯
得
富
厚
。 

原
來
，
生
命
能
否
成
為
一
場
豐
收
，
只
在
於
為
與
不
為
而
已
。 

你
呢
？
你
以
什
麼
樣
的
態
度
來
面
對
自
己
的
人
生
？
也
但
願
在
暮
色
即
將
掩

至
，
終
點
已
然
在
望
時
，
當
你
檢
視
生
命
的
行
囊
，
你
能
擁
有
豐
美
的
收
穫
，
那

麼
，
這
樣
的
一
場
人
生
之
旅
也
才
算
沒
有
虛
度
。 

 



新
竹
市
東
區
東
園
國
民
小
學
112
學
年
度
國
語
朗
讀
文
章(

五
年
級)

 
編
號
2 

第
六
局
下
半
場 

球
賽
進
行
到
第
六
局
下
半
場
，
比
數
二
比
三
，
我
們
暫
時
落
後
一
分
。
輪
到
我
隊

攻
擊
，
氣
氛
變
得
很
嚴
肅
。
教
練
集
合
大
家
，
微
笑
著
說
：「
只
差
一
分
！
對
手
沒
機
會

了
，
我
們
卻
大
有
可
為
，
加
油
！
」
我
們
像
吃
了
一
顆
定
心
丸
，
士
氣
大
振
，
圍
成
一
圈

大
喊
：「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」 

阿
萬
站
上
打
擊
區
，
舉
起
球
棒
準
備
迎
擊
。
看
臺
上
鑼
鼓
喧
天
，
啦
啦
隊
賣
力
演

出
，
整
個
球
場
都
沸
騰
起
來
。
阿
萬
連
續
兩
支
揮
棒
落
空
後
，
對
方
投
手
卻
連
續
投
出
三

個
壞
球
。
我
們
的
阿
萬
像
一
個
打
不
敗
的
英
雄
，
澟
澟
的
站
在
打
擊
區
上
，
沉
著
冷
靜
的

選
球
。「
阿
萬
加
油
！
阿
萬
加
油
！
」
啦
啦
隊
大
聲
呼
喊
。
看
得
出
阿
萬
額
頭
淌
下
汗

水
，
但
一
點
都
不
慌
亂
。
教
練
常
說
：「
我
們
不
緊
張
，
對
手
就
慌
張
。
」
果
然
，
對
方

投
手
又
送
了
一
個
壞
球
，
保
送
阿
萬
上
一
壘
，
球
場
上
頓
時
歡
聲
雷
動
。 

比
賽
繼
續
進
行
，
一
三
壘
有
人
，
二
人
出
局
，
雙
方
纏
鬥
不
休
，
形
勢
更
加
緊

張
，
成
敗
就
在
最
後
關
頭
。
輪
到
我
打
擊
，
我
走
出
休
息
區
，
準
備
迎
戰
這
關
鍵
性
的
一

棒
。 

教
練
過
來
搭
著
我
的
肩
膀
說
：「
你
真
幸
運
！
我
打
了
一
輩
子
棒
球
，
都
還
沒
有
碰

到
這
機
會
。
好
好
把
握
！
」
我
點
點
頭
，
知
道
一
定
要
選
個
好
球
，
用
力
的
打
出
去
。 

對
方
叫
停
，
換
了
投
手
。
他
先
給
我
兩
個
壞
球
，
想
誘
使
我
揮
棒
，
但
我
握
緊
球

棒
不
動
聲
色
，
啦
啦
隊
的
歡
呼
又
起
，
士
氣
如
虹
，
我
知
道
自
己
已
經
占
上
風
。
第
三
球

仍
然
是
壞
球
，
對
方
投
手
似
乎
亂
了
手
腳
。
第
四
個
球
來
了
！
我
出
手
打
擊
，
結
果
是
個

界
外
球
。
第
五
個
球
來
了
，
我
打
擊
出
去
，
可
惜
是
三
壘
方
向
的
界
外
球
。
兩
好
三
壞
，

滿
球
數
，
但
是
我
已
經
完
全
可
以
掌
握
他
的
球
路
了
。 

「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」
啦
啦
隊
的
喊
叫
聲
讓
我
的
鬥
志
更
高
昂
，
將
球
棒
握

得
更
緊
。
球
投
出
來
了
，
是
直
球
。
我
使
出
全
身
的
力
氣
，
奮
力
打
擊
出
去
。「
鏗
」
一

聲
，
球
向
右
外
野
方
向
飛
出
，
我
死
命
衝
向
一
壘
，
踩
上
壘
包
時
才
看
球
落
向
全
壘
打
牆

外
。 

看
臺
上
的
人
都
站
起
來
了
，
揮
舞
著
旗
幟
，
熱
情
的
歡
呼
！
教
練
說
得
對
，
只
要

我
們
不
認
輸
，
對
方
就
屈
服
。
一
個
逆
轉
，
豬
羊
變
色
，
五
比
三
比
賽
結
束
。
我
們
贏

了
，
我
們
終
於
贏
得
勝
利
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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叢
林
醫
生
史
懷
哲 

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
 

史
懷
哲
是
德
國
的
後
裔
，
出
生
在
法
國
。
他
從
小
就
很
有
同
情
心
，
也
喜
歡
幫

助
別
人
。
他
在
大
學
求
學
時
，
看
了
一
篇
關
於
非
洲
的
報
導
，
知
道
當
地
非
常
缺

乏
醫
療
資
源
，
便
決
心
要
當
個
醫
生
，
以
實
際
行
動
幫
助
有
需
要
的
人
。
三
十
七

歲
取
得
醫
生
資
格
不
久
，
就
趕
往
中
非
的
蘭
巴
倫
行
醫
。 

當
時
非
洲
大
陸
一
片
蠻
荒
，
除
了
毒
蛇
猛
獸
，
還
有
各
種
可
怕
的
傳
染
病
。
史

懷
哲
不
畏
辛
勞
，
動
手
把
一
間
老
舊
的
雞
舍
改
為
診
療
間
。
雖
然
設
備
十
分
簡

單
，
但
是
他
很
高
興
的
說
：
「
我
的
病
人
終
於
有
地
方
可
以
遮
陽
避
雨
了
！
」 

史
懷
哲
心
想
：
要
改
善
當
地
的
醫
療
環
境
，
一
定
要
興
建
醫
院
。
但
是
當
地
居

民
生
活
散
漫
，
總
是
把
收
入
花
費
在
煙
酒
上
。
他
們
還
常
常
「
順
手
牽
羊
」
，
把
看

上
的
東
西
拿
走
。
史
懷
哲
身
兼
數
職
，
一
方
面
得
充
當
建
築
師
，
監
督
醫
院
的
工

程
進
度
；
另
一
方
面
還
得
當
老
師
，
教
導
他
們
正
確
的
生
活
觀
念
。
經
過
千
辛
萬

苦
，
醫
院
終
於
落
成
了
。 

在
醫
院
裡
，
史
懷
哲
完
成
了
第
一
個
外
科
大
手
術
。
病
人
在
清
醒
之
後
，
眼
神

充
滿
著
疑
惑
與
感
激│

他
本
以
為
自
己
一
定
會
和
別
人
一
樣
，
只
能
在
劇
烈
的
腹

痛
中
等
待
死
神
的
到
來
。
當
病
人
確
知
自
己
真
的
逃
過
一
死
後
，
緊
緊
的
握
住
史

懷
哲
的
手
，
又
激
動
又
感
謝
。
就
這
樣
，
史
懷
哲
在
鬼
門
關
前
救
回
了
無
數
生

命
，
他
的
仁
心
仁
術
，
因
此
傳
遍
了
整
個
非
洲
。 

史
懷
哲
將
一
生
奉
獻
給
非
洲
，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時
，
還
被
關
進
了
法
國
的
戰

俘
營
，
一
度
身
染
重
病
，
但
他
還
是
念
念
不
忘
他
的
病
人
，
戰
爭
結
束
後
，
又
返

回
蘭
巴
倫
繼
續
工
作
。
史
懷
哲
發
現
：
戰
爭
遠
比
疾
病
來
得
可
怕
。
所
以
只
要
有

機
會
，
他
就
四
處
演
講
，
除
了
幫
醫
院
募
款
，
也
倡
導
和
平
與
尊
重
生
命
的
理

念
。
這
種
崇
高
的
博
愛
情
懷
，
讓
他
在
西
元
一
九
五
三
年
獲
頒
諾
貝
爾
和
平
獎
，

受
到
世
人
的
推
崇
與
肯
定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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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自
然
的
聲
音 

 
 
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

這
個
世
界
充
滿
了
聲
音
，
只
要
我
們
靜
下
心
來
，
用
心
的
聽
，
我
們
會
聽
到

許
多
美
好
的
聲
音
，
就
像
好
聽
的
音
樂
一
樣
，
會
帶
給
我
們
平
靜
愉
快
的
心
情
。 

風
，
是
大
自
然
的
音
樂
家
，
他
會
在
森
林
裡
演
奏
他
的
手
風
琴
。
當
他
翻
動

樹
葉
，
樹
葉
便
像 

 
 
 
  
 
 

歌
手
一
樣
，
鼓
動
他
們
的
舌
頭
，
唱
出
各
種
不
同
的
歌
曲
。
不
同
的
樹
葉
，

有
不
一
樣
的
聲
音
；
不
一
樣
的
季
節
，
有
不
一
樣
的
音
樂
。
當
微
風
吹
起
，
那
聲

音
輕
輕
柔
柔
的
，
好
像
呢
喃
細
語
，
令
人
感
受
到
大
自
然
的
溫
柔
；
當
狂
風
吹

起
，
整
座
森
林
都
激
動
起
來
，
一
起
合
奏
一
首
雄
壯
的
歌
，
那
聲
音
充
滿
力
量
，

令
人
感
受
到
大
自
然
的
威
力
。 

水
，
也
是
大
自
然
的
音
樂
家
。
下
雨
的
時
候
，
喜
歡
玩
打
擊
樂
器
。
當
小
雨

滴
敲
敲
打
打
起
來
，
一
場
熱
鬧
的
音
樂
會
便
開
始
了
。
滴
滴
答
答
…
…
叮
叮
咚

咚
…
….

，
所
有
的
樹
林
，
樹
林
裡
的
每
一
片
樹
葉
；
所
有
的
房
子
，
房
子
的
屋
頂

和
窗
戶
，
都
發
出
不
同
的
聲
音
。
當
小
雨
滴
匯
聚
起
來
，
他
們
便
一
起
唱
著
歌
：

小
溪
淙
淙
的
流
向
河
流
，
河
流
潺
潺
的
流
向
大
海
，
大
海
嘩
啦
啦
的
洶
湧
澎
湃
。

從
一
首
輕
快
的
山
中
小
曲
，
唱
到
波
瀾
壯
闊
的
海
洋
大
合
唱
。 

許
多
小
動
物
、
小
昆
蟲
都
是
大
自
然
的
歌
手
。
在
住
家
附
近
的
小
公
園
裡
，

聽
聽
樹
上
吱
吱
喳
喳
的
鳥
叫
；
坐
在
一
棵
樹
下
，
聽
聽
唧
哩
哩
唧
哩
哩
的
蟲
鳴
；

在
水
塘
邊
散
步
，
聽
聽
嘓
嘓
嘓
的
蛙
唱
。
你
知
道
他
們
唱
的
是
什
麼
嗎
？
他
們
的

歌
聲
好
像
告
訴
我
們
：「
我
在
唱
歌
，
我
很
快
樂
！
」 

這
個
世
界
充
滿
了
聲
音
，
只
要
我
們
細
心
的
聽
，
靜
靜
的
聽
，
就
可
以
聽
到

美
妙
的
音
樂
。
所
以
，
當
我
們
迎
著
朝
陽
上
學
，
在
公
園
裡
散
步
，
去
海
邊
看
風

景
，
一
陣
陣
的
風
，
一
波
波
的
水
，
還
有
草
叢
裡
的
小
昆
蟲
，
樹
林
裡
的
小
鳥
，

都
會
為
我
們
演
奏
最
好
聽
的
音
樂
，
可
別
忘
了
好
好
的
欣
賞
呵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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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放
黑
奴
的
林
肯 

美
國
南
方
土
地
廣
大
，
氣
候
溫
暖
，
非
常
適
合
耕
作
。
十
八
世
紀
時
，
居
民

為
了
擴
大
開
墾
面
積
，
需
要
增
加
耕
作
人
力
，
有
人
便
從
非
洲
運
來
了
黑
人
，
帶

到
市
場
上
拍
賣
。 

林
肯
從
小
就
富
有
正
義
感
。
西
元
一
八
二
八
年
，
十
九
歲
的
林
肯
，
和
朋
友

到
南
方
旅
行
，
在
奴
隸
市
場
中
，
看
見
黑
奴
腳
上
沉
重
的
鐵
鍊
，
身
上
破
破
爛
爛

的
衣
服
，
還
有
滿
身
的
傷
痕
，
他
萬
分
痛
心
，
想
不
透
同
樣
的
人
，
為
什
麼
會
容

許
這
樣
的
事
情
存
在
。 

年
輕
的
林
肯
當
上
律
師
後
，
曾
經
為
禁
止
買
賣
女
黑
奴
的
案
件
辯
護
。
他
認

為
美
國
立
國
的
精
神
是
以
自
由
為
理
想
，
黑
人
不
是
奴
隸
，
絕
不
能
容
許
買
賣
。

法
官
判
定
林
肯
勝
訴
，
旁
聽
的
人
都
鼓
掌
叫
好
。 

後
來
，
林
肯
參
加
參
議
員
選
舉
，
在
政
見
發
表
會
上
，
對
手
提
出
了
「
廢
除

黑
奴
，
等
於
剝
奪
財
產
」
的
主
張
。
針
對
這
個
論
點
，
林
肯
則
持
相
反
的
看
法
，

他
堅
持
居
住
在
美
國
的
每
一
個
人
，
都
應
該
享
有
自
由
，
黑
人
也
應
擁
有
自
由
生

活
的
權
利
。 

一
八
六
一
年
，
林
肯
就
任
總
統
，
雖
然
一
再
強
調
以
溫
和
方
式
解
決
黑
奴
問

題
，
但
問
題
的
爭
議
愈
演
愈
烈
，
北
方
各
州
主
張
廢
止
奴
隸
制
度
，
南
方
則
強
烈

希
望
繼
續
使
用
黑
奴
，
最
後
還
是
爆
發
了
「
南
北
戰
爭
」
。 

為
了
解
放
黑
奴
，
北
方
各
州
的
青
年
都
被
徵
調
去
當
兵
，
林
肯
的
長
子
也
在

其
中
。
林
肯
夫
人
非
常
擔
心
兒
子
的
安
全
，
好
幾
次
暗
示
丈
夫
讓
兒
子
留
守
後

方
，
林
肯
卻
對
夫
人
說
：
「
我
們
必
須
和
別
人
一
樣
，
送
兒
子
到
前
線
。
」 

一
八
六
二
年
，
林
肯
發
表
了
解
放
黑
奴
的
宣
言
，
強
調
黑
奴
可
以
擁
有
自

由
，
並
享
有
公
民
權
。
當
戰
爭
接
近
尾
聲
，
林
肯
到
南
方
視
察
，
受
到
黑
人
熱
烈

歡
迎
，
他
告
訴
黑
人
：「
各
位
朋
友
，
你
們
已
經
自
由
了
，
像
空
氣
一
樣
自
由
，
今

後
不
會
再
有
黑
奴
了
！
」 

讓
黑
人
獲
得
自
由
，
人
人
受
到
平
等
的
對
待
，
是
林
肯
堅
持
的
信
念
。
他
一

生
全
力
以
赴
，
終
於
實
現
理
想
，
人
們
永
遠
不
會
忘
記
他
解
放
黑
奴
的
貢
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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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
樂
阿
嬤 

「
我
並
沒
有
那
麼
好
，
是
上
帝
做
的
，
是
大
家
做
的
。
」
每
當
有
人
讚
揚
瑪

喜
樂
女
士
的
貢
獻
時
，
被
二
林
鎮
鎮
民
稱
為
「
美
國
媽
祖
」
的
喜
樂
阿
嬤
，
總
是

謙
讓
的
說
這
句
話
。 

西
元
一
九
六
０
年
，
瑪
喜
樂
女
士
懷
著
宗
教
家
的
熱
忱
，
隨
著
醫
療
團
隊
，

遠
從
美
國
來
到
臺
灣
中
部
的
山
地
部
落
，
從
事
醫
療
和
傳
教
的
工
作
。
在
二
林
基

督
教
醫
院
服
務
期
間
，
她
看
見
許
多
小
兒
麻
痺
症
病
人
，
兩
腳
無
法
站
立
，
在
地

上
爬
行
，
常
常
忍
不
住
掉
下
同
情
的
眼
淚
。 

為
了
幫
小
兒
麻
痺
症
的
病
童
站
起
來
，
瑪
喜
樂
女
士
回
到
美
國
募
款
，
最
後

還
變
賣
了
自
己
的
家
產
。
一
九
六
五
年
，
她
回
到
臺
灣
，
在
美
國
教
會
的
幫
助

下
，
創
立
小
兒
麻
痺
兒
童
保
育
院
，
給
孩
童
完
善
的
醫
療
照
顧
和
教
養
。
一
九
九

一
年
，
保
育
院
改
名
為
喜
樂
保
育
院
，
增
加
收
容
肢
體
障
礙
人
士
和
植
物
人
，
創

立
養
護
工
廠
，
讓
院
生
可
以
學
會
一
技
之
長
。
她
常
常
對
大
家
說
：「
孩
子
能
運
用

雙
手
自
食
其
力
，
是
我
最
大
的
快
樂
。
」 

幾
十
年
來
，
身
為
院
長
的
喜
樂
阿
嬤
，
每
天
一
大
早
，
就
跟
院
內
的
同
仁
忙

著
照
料
院
童
的
生
活
；
院
童
洗
澡
、
拍
背
，
做
復
健
工
作
，
還
不
時
鼓
勵
、
安
慰

他
們
。
夜
裡
，
她
常
常
巡
視
宿
舍
，
為
他
們
蓋
被
子
。
只
要
發
現
院
童
生
病
，
不

管
天
有
多
冷
，
夜
有
多
晚
，
立
刻
抱
起
院
童
，
親
自
開
車
送
醫
治
療
，
還
整
夜
陪

著
孩
子
打
點
滴
，
細
心
的
照
顧
他
們
。 

如
今
，
喜
樂
阿
嬤
年
過
九
十
，
仍
然
每
天
唱
歌
，
跳
舞
，
親
吻
院
童
，
並
且

在
深
夜
及
清
晨
為
院
童
禱
告
，
祝
福
他
們
早
日
恢
復
健
康
。
她
的
一
舉
一
動
，
總

是
這
麼
的
充
滿
喜
樂
，
富
有
愛
心
。 

四
十
多
年
來
，
喜
樂
阿
嬤
像
蠟
燭
一
樣
的
燃
燒
自
己
，
不
求
名
利
的
付
出
。

在
她
的
身
上
，
人
們
感
受
到
「
甘
於
窮
苦
，
樂
於
付
出
」
的
精
神
。
喜
樂
阿
嬤
的

慈
悲
心
像
媽
祖
一
樣
，
難
怪
二
林
鎮
民
都
稱
她
為
「
美
國
媽
祖
」。
她
的
愛
，
真
是

不
分
國
界
的
大
愛
。 


